











     










终还是被“疵累”所囿，终凝铸成让后人扼腕叹息的悲剧。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机”[ 3 ]（P57 ）了呢？本文不赞同这种过于乐观的看法。事实上即使是
处于历史大转折之际的时代巨人，其启蒙思想的意识也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
的。汤显祖正是这样一位有代表性的抉择两难的时代巨人。  
  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 年），已六十七岁的汤显祖写了一首五言绝句《负负
吟》：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“第少仙童色，空承大父言”；[ 4 ]（P17 ）“儿非尧孔，又乏彭聃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[ 4 ]（P152 ）可当他一但步入仕途，就踌躇满志地对自己整顿乾坤的能
力颇为自信：“某颇有区区之略，可以变化天下。”“神州虽大局，数着亦可
毕。”[ 4 ]（P245 ）而他的耿直狷介之质，嫉恶如仇之气，恃才傲物之
势，终使他在替天行道的仕途之旅上一再受挫，终至于感宦藉难遂，大道难
行，“世道之难，吏道殊迫”，“补天”梦破。由是，“已迷生路，宁识归









  道情难逐世情衰，满目伤心泣向谁？[ 4 ]（P709 ）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汤显祖一生“贞于孔阜”。[ 4 ]（P1024 ）他说：“孔子之道大，天
下莫能容，至于蔬食饮水，在陈、蔡，藜羹不糁，数日不举火，亦可谓贫且贱
矣。”[ 4 ]（P1058 ）孔子在陈国绝粮数日，在蔡国被人追杀，真如丧家
之犬，弟子都不能忍受，几乎溜光，可孔子却不以为意，弹琴自若，曰：“知
者乐，仁者寿。”并不觉贫且贱。要论寿，孔子寿至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
[ 6 ]（P12 ）的七十有三，已可谓高寿。然而孔子并不以年寿为乐。他
说：“假我数年五十以学《易》，亦可以无大过。”[ 6 ]（P71 ）这也就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公”[ 6 ]（P67 ）而悲叹，这既是激励自己不能须臾忘却以天下大业为已
任的承诺，也是因为周公是他所 仰慕的立大德、大功、大言之人。孔子“吾
从周”，一在有“郁郁乎文哉”之大美的周之礼仪制度，一在“周之德，其可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为可”，[ 4 ]（P1354 ）又常“与诸生讲德问学”，“一意劝安之”。
[ 4 ]（P1366 ）甚至除夕“遗囚度岁”，元宵“纵囚观灯”，用得民和。
这样一来，虽“五日一视事”，可却以礼乐无为之治，使这原本赋寡民稀之
县，一时间“赋成而讼希”（同“稀”）[ 4 ] （P1354 ）到任第二年，
就仅“讼裁五十余”，[ 4 ]（P1355 ）逐步开始在一偏远贫瘠的斗大县
中，实现着他礼乐仁治理想国的梦想：  




[ 4 ]（P2355 ）  
  汤显祖虽常说自己“久不习为吏”，[ 4 ]（P1364 ）“仆又不善为
政”，[ 4 ]（P1354 ）“弟素不习为吏”，只是遂昌“士民雅淳，可幸无
事”，[ 4 ]（P1364 ）但他的心之真迹却是颇为自己的政绩得意过。他认
为他之所以能用得民和，一在善行其意（“丈夫涉世，亦贵善行其意，俗吏不
足为也”[ 4 ]（P1342 ））；二在悠然之心（“至于世寄，可与悠然，悠
然之心，差可寄世；”[ 4 ]（P1341 ）“大智闲闲，利用安身耳”；
[ 4 ]（P1341 ）“平者，道之滋也”；[ 4 ]（P1349 ）“弟少才，官
之易而安，兄才多，官之难而为”[ 4 ]（P1353 ））；三在清廉吏治
（“世俗何知清吏之苦”；[ 4 ]（P1345 ）“诸君贫而病，令尹病而贫。
山水寥寥，爱莫能助”；[ 4 ]（P1365 ）“民气雅淳，不忍笞[chi，用












得意，忽忽（疑为“匆匆”）思归”。[ 4 ]（P1324 ）汤显祖或许并不知
个中原委，但从项应祥留下来的《柬汤明府》一信可知，是项应祥从中作了手
脚。汤显祖在回遂昌的车、舟之中，“念及半生游迹，论心恸世”，[ 4 ]
（P1352 ）深有“美才不偶于时”的“沦落”[ 4 ]（P1352 ）感。对虽
有“蜚鸟之音”，却“下而不上”的宦路前景深为忧虑。但仍想“从容观世，
晦以待明”。[ 4 ]（P1292 ）或许也正是从在遂昌任上第三年京都失意开
始，汤显祖“道体似盛而羸”，对仕途大道已无多少眷念。“观生进退，良已
裕如”，[ 4 ]（P1371 ）他已意识到了“人生忙处须闲”




  注解见下篇。 
 
